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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致　丁　玲

丁玲同志：

拜托您，因为您的地址固定些，请把这个小包代收一收罢。里面
有一部分是原稿，一本书，两本日记，几封朋友们的信。如果我活着，

那请再交给我；万一我死了，就请把那日记和朋友们的信，顺便扔进黄
河里罢。或者代烧掉它。总之，我不愿自己死了，这些东西还留在别
人的眼睛里。请尊重我的嘱托。

我不愿失落了他们。

军

致　丁少武

少武同志：

来信收到，所提问题奉答如下：
一．关于周颖所参加的“艺术供应社”，日前我特意去问了她，据云

这个组织是当时“左联”中的“剧联”所办，参加的“知名人士”有张庚、

章泯、徐陶、宋之的，……等人，其他的人等，她也记不起来了，性质是
“交通演员，供应业余团体辅导”。

二．鲁迅先生信所提的“胡”是“胡风”，这于“胡愈之”毫不相干：第
一，我当时和胡愈之既不相识，也无任何关联；第二，他和鲁迅先生（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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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也无任何来往、关联。他是“生活书店”的“股东”之一，是社会
上的“名流”，并非“左翼”。

关于“胡”是何人的问题，三年前我已经写信给上海“师大编辑
组”，指出他们注释错误，时至今日他们还要坚持错误，否认事实，这不
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意图抵赖他们是在什么人指示下如此“注释”

的。好则关于此事于几月前我已把它提供给“中央‘四人帮’专案组”
去作参考，把三年前我写给该“编辑组”的一封信抄录给了“专案组”。

当时“妇女生活”编辑人“沈兹九”（女）等人也属进步人士，胡风是
和她们认识的，所以才把萧红的稿子拿给她们去看。这稿子可能是
“商市街”或是“生死场”（我印象中似是此稿），如今已记忆不确了。

三．“小说家”座谈会我似乎是去参加过一次，详情已无从记忆了。

欧阳山的信我至今还未看到过。
四．“良友”是书店的名称，全名是“良友图书公司”，赵家璧在那里

做编辑，也可能是“股东”之一。

五．鲁迅先生“轶事”在上海当时是见到过的，那全是集录上海小
报上一些另碎记事，狄克即张春桥，也是在那里面刊出的。张春桥他
们所办的小报“文坛消息”（？）似乎也载入了。就因为他们在小报上讽
刺我“烧刊物”的事，我才和他们打了一架。
以上仅就所提诸问题，匆匆布复，专此敬祝
进步

萧　军

７７．３．１０

致　丁言昭

言昭同志：

我们在上海住过的地方，大致可回忆如次：
一．第一次住在拉都路北段，一所二层楼后门的亭子间，下面有一

家小杂货铺，店名可能是“元生泰”之类。这所楼的对面是当年的“文
学社”所在的“敦和里”（？）它的大门北面就是一处买大饼油条和花生
米的店铺。我们得到鲁迅先生所译的《表》两张手写稿，就是从这里买
油条时包来的。我们当时寄给鲁迅先生时，那上面还有着油渍痕迹。

这可能是“译文社”弄出来的（那时“译文社”和“文学社”在一起）。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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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搬到拉都路靠南段，可能就是“福显坊”（路东面）。进
大门以后在西南转角上我们租了一间“前楼”。楼窗外是一片菜地。
（在这屋子里可能挂过我的一张油画头像。但这不是萧红画的，是一
九三四年春天在哈尔滨一位友人青年画家金剑啸给画的。）

三．第三次由福显坊搬出到拉都路中段三五一号。这是一位北方
来的朋友租下的一幢三层楼房，我们住在三楼（住在这里时鲁迅先生
和许广平、海婴曾来过一次。）

在福显坊当时似乎没见过俄国人，在３５１那幢房子南邻似乎倒住
了一些俄国人。记得有一次夜间我在自己的楼上用俄文唱起《伏尔加
船夫曲》来，有一批从那院走出来的外国人，用俄文竟也跟着起来了，

而且在笑，……我因怕麻烦不唱了，他们竟在楼下笑着还要我唱下去，
……。
四．由拉都路３５１搬到萨坡塞路（在吕班路东面南北并行的一条

小路）１９０号一位做律师朋友唐豪的二楼后楼来住了。在这里鲁迅先
生全家来过一次，可惜这天我们去参加“世界语者纪念会”去了，没见
着。

五．由萨坡塞路又搬到了北四川路底一处叫“永乐里”的楼上住下
来，不久萧红就去了日本。

六．一九三七年春她由日本回来，我们住在吕班路南端（过了辣菲
德路，路西第一条弄堂）２５６号，一个俄国人开设的家庭公寓后面一处
向西的两间小楼上。

借黄新波的床可能是在福显坊的时候，因为我和萧红要分床住。

借床是通过叶紫的，因为他和黄新波相熟，并非鲁迅先生介绍。床是
还了。何时还的，怎样还的，……记不起来了。

具体搬家日期记不得了。

此复祝

好

萧军　上
七九年三月五日

言昭同志：

从剪影和信中来判断，我相信您是一位善良的、聪明的好姑娘。

我希望您能够和萧耘结成好朋友，共同合作，彼此学习，……她也是个
好孩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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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老一辈的人，总愿看青年一辈的人，像一棵美丽的花，一株
成材的树，……逐日成长起来，尽管我们遭受任何折磨和痛苦，我们愿
意做一撮撮泥土，一滴滴水，……提供出自己能有的力量以至最后的
生命来使你们茁壮！

祝

进步

萧军　上
七九．三．十五夜

忆故巢　并叙

丁言昭同志函询，一九三四年冬春间，我和萧红在上海法租界“拉
都路”所居诸处，除函复外，谨口占一律赠之。

萧　军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五日夜

梦里依稀忆故巢，拉都路上几春宵：
双双人影偕来去；霭霭停云伴暮朝。

缘结缘分终一幻；说盟说誓了堪嘲！

闲将白发窥明镜，又是东风曳柳条。

言昭同志：

第一．您很像一位东北的“大姑娘”，只是“土气”少一些，“海气”有
一些，所以只能算为都市的东北“大姑娘”。那只碗也不大像“东北”的
（我指的是过去我幼年时期的东北）。

第二．请您把我寄您的诗改两个字：第四句的“霭霭停云伴暮朝”

伴字可改为“瞰”；第六句“说盟说誓了堪潮”堪字可改为“成”字。
第三．再写信，不必请您爸爸纠正或代改了，所谓“童言无忌”您完

全可以“信口开河”要说什么，就说什么，要怎么说就怎么说罢。

第四．关于你们此后工作的计划和步骤，我初步代想了一下：
（一）先把年谱、著作年表大致弄出来。
（二）对于每一篇作品的内容，作提要说明，略加评论也可。（可以

分工，每人担负若干篇）

·６·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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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写一部《萧红评传》。由各人自认写某一部分，而后再合起
来。

以上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你们完全可以自由决定。

最后，我估计您行三，萧耘也行三，凡属“行三”的人全有些挑皮，

而且颇有脾气，常常也就是父亲或母亲的“尖子”。萧耘是我们的“尖
子”，但不知您是不是您爸爸的“尖子”？
这回好不容易凑写了两页稿纸“大作家”总是“惜字如金”的，这如

按时价稿费七元一千字计算，也可拿到四、五元罢？

祝

全家好！

萧军　上
七九．三．廿三．落雪之晨

丁老三：

你们的《萧红与美术》一文我读过了，同时还读了一篇《漫谈萧红
与美术》（一九七八。三月二十八日友人寄来的载于《哈尔滨文艺》上，

作者刘树声）综括起来，我提出一些事实和意见如左：
第一．在你们的文章上不应把萧耘的名字排上，她与此文毫无瓜

葛，这是毫无实际意义的。而且她表明只愿和你合作，不愿与任何第
三者连在一起，请尊重她的意见。

第二．关于《生死场》封面的意义设想，你们两文全太神秘化，复杂
化了，实际并非如此。
我记得，在她设计，制作这封面时，我在场，因为封面纸用的是紫

红色，想要利用这纸本色，把封面做成半黑半红的样子，算作代表“生”

与“死”。当她用墨笔把双钩的书名钩出以后，正企图把二分之一封面
完全塗成黑色时，我觉得这太呆板了，就建议她只把书名周围塗黑就
可以了。她听从了我的主张，就随便地塗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它既不
代表东北的土地，也非是城门楼子，……如果说它“像”什么，那只是偶
合而已，原来的设想和命意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企图。我们应该“实事
求是”破除玄想和迷信。

第三．萧红确是很喜欢绘画，对于它的感受和理解力也很强，但也
只能限于初步的欣赏阶段，技术方面也只是掌握了初步的一些东西而
已。

第四．她在绘画方面表现“质感”以及色彩、光线，……等方面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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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理解，表现得很充分的。

第五．她的作品真正成型的并没有，据我所知在一九三二年由青
年画家金剑啸所发起的赈水灾的“维纳丝画会”展览，主要以金剑啸的
作品为主，萧红也参加了两幅小画（粉彩的）有一张我记得是画的我练
武术用的一双半旧“洒鞋”，旁边摆了两个“杠子头”（硬面烧饼），因为
那时我们是住在“欧罗巴旅馆”四层的小阁楼，屋子里唯一可用作绘画
“静物”的只有这两样东西，那是我的必需品和日用品。另一张画的什
么，我忘记了。

再有就是一九三七年在呂班路２５６弄住时，她为我画的一张赤膊
背影。

我们在哈尔滨时由金剑啸为主体，也曾成立了一个小型“画会”，

我也是成员之一，跟着混场，我记得自己画了一把水壶，还颇得到称赞
和鼓励！

我把这些“真实”的过程提出来，连同本文一并寄回来，请你们斟
酌如何处理罢。

令尊大人请代问候。此致
敬礼！

萧军　上
七九年四月十日

致　丁一岚

一岚同志：

寄来的亚子诗已收到，谢谢！

那天您走后，夜间写下了二律，今晨我把它书写了一纸，让小儿萧
燕带去“托裱”了，待托裱后，当命萧耘送上。

寄来的这是一份“底样”，您可先看看。那份格式与此相同，只是
字体略大一些。

此祝

近好！

孩子们均此

萧　军
七九．三．十九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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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丁景唐

景唐同志：

第一．感谢您给我的《鲁迅杂感选集》，我对本书印刷、装钉，……

全满意。

第二．请代萧耘谢谢丁三和小红同志寄赠的礼物，她现在病中恐
未写信给她们也。

谨此祝

好！

萧　军
八○．四．十八日

景唐同志：

兹介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谢树、萧沉、雷雯同志前来上海组稿，他
们人地生疏，务请大力给予协助为感！

祝

好！

萧　军
一九八○．四．廿日

景唐同志：

谢谢您寄来的书，我正在裁开读它，……。
《艺术世界》来信也收到了，得知《拉都路》将要刊出。

我于七月十五—廿五日，曾去北戴河洗了几天海水浴。地颇清幽
可人，可惜难于久留也。

丁三近况如何？念念。

此次去北戴河，德芬和耘儿也去了。匆匆奉复即祝
近好！

萧　军
八○．七．卅一日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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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唐同志：

李汝栋同志来上海，想调查一些材料，您是上海的“通家”，务请您
在可能范围内，给以大力帮忙，感激者非我个人已也。此祝
近好！

丁三代问候！夫人代问候！

萧　军

１９８１．５．２０

致　丁　炬

丁炬同志：

惊闻徐徐同志病逝，至深哀痛！回忆一九四五年冬季鲁艺第六大
队东征时，一路上多承照顾，至今铭记在心。不克前来吊唁诸乞原谅！

萧　军
一九八六．十一．十七

致　邓　拓

回柬云特同志

别张烜前夜，蒙云特同志赠诗以壮行色，不揣浅陋。

敬步一韵谨以留念！并祈大郢。

一别乡关十六春，豪情湖海慕元龙。

醇醪乍酌人初醉；古塞春迟绿未浓。

虽许丹心酬父老；尚余一笔报工农。

相逢他日知何往，同气连枝迹有踪。

萧　军
一九四六．五．十九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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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邓拓４６０５１９致萧军信

萧军同志：

刚才可惜没有多谈，送你一首小诗，看后一笑。

战歌诗思绕长春，结伴还乡气若龙。
“三代”鸿篇才未尽，十年游客意犹

浓。

胸怀作计充闯将，去住为生胜老农。
翰墨场中飞虎出，高峦深泽纵奇踪。

明早你出发时，希望能看看你。别了，握手！

邓拓　五月十九日

邓拓同志：

请原谅！我冒昧地把自己写下的：“吴越春秋史话”、“吴越春秋”、
“武王伐纣”三部小说和剧本，送到市委您这里来，理由是这样：

一．我是属于市府系统的工作人员，按组织程序说，应该如此。

二．几天前，在人民大会堂听过了您的关于戏剧改革报告，知道市
委方面对于这一问题很为重视。
三．您本人是位历史研究和著作者，同时又是具有着广博和高度

的文艺方面知识、兴趣的人，我这以历史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将会得到
充分和适当的理解与评价。

四．我的作品如果不是得到市委或中央方面有所决定，您会理解，

从我的经验证明，任何出版社或剧团不可能出版、上演它们的。

我的希望：

一．使它们能够得到出版和上演的机会，不致使我几年劳动的结
果，成为生命的“浪费”！

二．市委方面对于它们有何意见，我愿虔诚地等待听取。

三．市委方面如能决定，当然最好———我估计是可以决定的———

如不能、或不愿有所决定，可否代我转呈周总理？如市委不便代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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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仍将原件退还我。

四．我当然希望能早一日得到回答或解决。但我知道您的工作很
繁忙，时间不可能太充分，因此我以半年至一年的时间等待着。

附带说几件事：

一．关于小说“吴越春秋史话”，几年前，第一次寄给“人民文学出
版社”，又由该社转给“通俗文艺出版社”，结果是退回来。（据说该社
结束了。）第二次也寄过市委陈克寒部长处，时经约一年，也退回来了
（无附言）。第三次又寄给了毛主席，约经半年又转到了“作家出版社”

该社研究了约近半年，结果退回来了。（理由很简单“无纸张”）送到您
这里来，算是第四次旅行；第二次重到市委。

二．关于“武王伐纣”“旅行”次数和经过，大致和小说是差不多的。
三．关于京剧“吴越春秋”，初稿曾给我所工作单位“戏曲研究所”

曾伯融同志看过。承他提了意见，也由所中代我付了抄录费（约百
元），并承认这剧本也属正式工作一部分。关于出版问题，据他说也把
附了意见给本所负责同志魏静生，（曾同志下乡去了）至今又几个月过
去了，尚无消息，我也不便催问，因此只好送到您这里来。
四．这批稿件，初意是想直接寄给周总理。（他似乎也提倡过写新

历史剧的问题）自从听了您那次报告之后，才改变了主意———送到您
这里来。

五．原来也有意把小说“吴越春秋史话”寄向国外日本或香港寻找
个出版的去处，（我以为它既与我们当前政策无关，也不致有损国体。）

但衷心总有所不愿意，也还希望它能出版在国内，也可能会有些社会
价值，稿费应该不是唯一目的。因此就迟疑到今天。

六．中央方面“二百政策”我是衷心拥护的。从个人的业务观点出
发，当然更希望它的现实意义更“现实”、更广阔一些，使我的作品也有
可能在这伟大的春天光热之下，得到一小片能够生芽长叶的土壤，这
将是无上欣慰的事了！专此敬祝

近好！

萧　军
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

通讯地址：鼓楼西。鸦儿胡同四十八号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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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关于“吴越春秋史
话”给我的信。

萧军同志：

大作“吴越春秋史话”我们已经读完了。

为“吴越春秋”等旧作注以新的血液，写一部新的、通俗的历史小
说，确是很有意义的事。我们这里读过这部原稿的同志都感到，您在
这方面确已做了不少可贵的努力。

由于纸张供应和出版力量的不足，文艺作品不得不多方让路，因
而我社现行出版计划亦需再作压缩；在这情况下，对尊作的处理，经我
们反复研究考虑后，结果仍不得不割爱。事非得已，希望并相信能取
得您的谅解。
今后仍望您多和我们联系。如有什么需要我们代办的事（如买书

等），亦请随时见告，以便遵照办理。

尊稿件１———９０９页暨“前记”、“人物表”、“总目录”等共九页一并
随函奉上，请检收。

再一次向您表示歉意。

专此，致
敬礼！

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编辑部

１９６２年６月２６日

致　邓颖超

颖超同志：

我作为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之一，一个文艺作家，代表
我自己和我的家人，谨向您表示我们衷诚的祝贺！祝贺您担任了中国
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这一光荣、伟大的工作和职位。您担任这一工
作是我国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共同的真诚的迫切的愿望！这是体现了

广大革命人民的胜利！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革命正义和真理的胜利。这
也就是周总理和您本身的胜利！因为敬爱的，伟大的周总理一生和您
几十年的生涯，是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胜利战斗的一生，为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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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事业胜利而战斗的几十年生涯！和中国人民伟大的胜利是血肉

关联着，因此它决不能、也决不可以分开的。

人民胜利之日，也就是反党、反革命、反人民以“四人帮”为代表的
一小撮坏种、坏蛋、蛀虫、蛆虫，……的彻底失败和溃灭之时。历史是
无情的，现实是严峻的，“天作孽犹可逃，自作孽不可活！”也就是“以害
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是已！
我国这个有着三千多年奴隶、封建的历史，有着一百余年半封建

半殖民地历史的国家。在这一连串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各
类的毒素和渣滓，它们积累着，汇流着，……到今天这一历史的屋闾
上，终于产生了这一连串的———以林彪以至“四人帮”为代表的“毒
瘤”！在今天这最后一颗最大的、恶毒的、危害性最大的毒瘤，它也终
于在人民锋利的手术刀下及时割掉了，它们本身要永远溃烂了！化为
污泥秽水了。周总理逝世周年的日子就要到来，在今年四月四日“清
明节”我曾默默地写下了两章旧体诗，如今为您寄来，以表达我作为亿
万中国人民之一、以表达多年来他为我个人在若干事情上关心所消耗
的劳力和精神，一点悼念的微意，所谓“心香一瓣”奠灵前是已！

此致

敬礼！

萧军　敬上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廿四日

附诗二章。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有悼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清明节

　　　　　　　一

无私无畏复何求？赤胆丹心日月俦。

历尽惊涛归大寂，赢将涕泪洒神州！

东风杨柳三春雨，紫塞黄花一夜秋。

民命天听千古鉴，沧江流水去悠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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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雷隐隐夜迢迢，风雨鸡鸣驿路遥：

天丧斯人成永痛，行看大厦赋飘颻。

妖氛未戢钟馗老，竖子初狂雉后骄。

漫道金人缄口易，传薪石火有儿曹。

致　邓小平

邓副主席：

请原谅！由于我不确切知道，类于我这样属于个人性质的问题，
应该到某部门去申请解决？我又不是中共党员，也不能通过自己所属
的党组织转上去，只好冒昧地写信到中共中央您这方面来，希望能够
得到一个最后的、具体的解决。

我所申请解决的问题有以下两项：

一．关于我的“政治结论”问题
二．关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抄我家时，抄去我的四十六册《日记》

问题

一．于我的“政治结论”问题

关于我的“政治结论”问题，这是个“老”问题，也是个“新”问题。
如以大革命的开始为分界线，前者是一九四八年间，我在东北哈尔滨
所主编的《文化报》和宋之的所主编的《生活报》论争的问题。关于这
一问题于一九五一年我到北京之后，曾经给中共中央写过一份材料，

希望能够得到一份最后的“结论”。但这个“结论”并未得到。这是
“老”问题。所谓“新”问题，就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今天———华主席
曾宣布过文化大革命这一运动已经“结束”了———我还没能够取得一
份书面的正式“政治结论”。由于不久以前，在打倒“四人帮”的半年之
后，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所编辑的《鲁迅书信选注》（一九七七年五
月付印，七七年七月出版）的“注释”中还称我为“反党份子”，我不知道
他们是何所依据，竟肯定地给我定下了这一“政治结论”？———见附件
之七《鲁迅书信选注》第一三二页。

类于这样事件，在“四人帮”未打倒之前，在上海由复旦大学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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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师范大学合编出版的一本《鲁迅书信集》的“注释”中就曾有过类于
同样的注释：

“萧军又名刘军、田军、著有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后堕落为反
党份子，……”

当时我曾经写信向他们抗议过，并把这抗议信件的副本寄给了周
总理。同时也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见附件之三“给复旦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书信集》选编组及周总理的信。”

类于这样的事件，此后是否还会出现呢？这是我无法预知的事。

假如类于这样事件再次或多次发生，我要怎办呢？是“置之不理，情同
默认”呢？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向他们提出我的抗议，或向中共中央
方面提出我的申诉以至“法律解决”？或者用其它方式、方法解决？我
们是有法制、有政策、有组织、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容许这种
无根据的无政府主义式的，随便对于一个公民施行政治名誉的亵渎和
玷污么？———这也是时至今日不得不提出我的申请中央方面给予我
一个相应的、具体的书面或公开的“政治结论”的近因之一、理由之一。

一九七四年秋季间，北京市委“第二学习班”组织上宣布我被“解
放”时，我当时曾经向他们提出过几次要书面正式的“政治结论”这一
问题，但他们当时却是“支吾其词”，认为我没有必要要什么书面“结
论”了，这属于“不定不划”的一种形式云云。因此我只能把当时和他
们谈话的过程和主要内容记录下来，并给予了他们一份，也给市委吴
德同志寄去了一份，我告知他们：“这就等于你们给我的‘结论’，
……。”他们默认了。这一谈话记录———见附件之一《关于市委第二学
习班“决定”我参加工厂劳动问题，……》
这是我申请中央方面给我个正式的、相应的书面“政治结论”原因

之二、理由之二。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过程中，由于姚文元在《评两面派周扬》（载一
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一文中，“顺便”把我也定为“反党份
子”，我抗议他的这种恶毒的政治诬陷，当即给陈伯达、江青（那时他们
是“文革小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要姚文元提出我“反党”的具体材
料来，否则他就应该“诬告反坐”。当然他们不敢正面现实，只有“相应
不理”代替他们的怯懦和无能，不给我任何回答。

在给陈、江这份信件中，除开抗议姚文元对我的政治诬陷以外，我
也把我本人和我的家人、子、女，……所遭受的各种文斗、武斗、几次抄
家、关押、侮辱，……各个事实列举出来，要他们知道我究竟身犯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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